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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说的汉语”与“看的汉语”

北京语言大学　赵金铭

提要　本文所谓的“说的汉语”与“看的汉语”是指两种不同的言语形
式，即汉语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。鉴于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独特之处，特

别是汉字在其中的牵制作用，我们特别强调“说”和“看”的不同功能，故而主

张归结为两大类教材，以突出言语形式的不同特点。要实施“看的汉语”与

“写的汉语”的教学，也应探讨相应的课型与教法。

关键词　口语　书面语　教材　教法

对外汉语教学是把汉语作为外语／第二语言的教学。既然是
教语言，就应兼顾听、说、读、写、译诸项语言技能，不可偏废。然
而，实际上也不乏只需某种技能要求的学习者。如有的学习者，他
们只要求学习“说汉语”和“听汉语”，而不求识汉语，既不识字也不
能阅读，自然也就更不能书写。这培养出来的是会说汉语的“文
盲”。有的学习者要求识汉字，能阅读，甚至要求能书写，但不想开
口说，自然也听不懂，这培养出来的是不能讲话的懂汉语的“哑
巴”。这两种人因职业或研究的需要，在教学活动中均得遇其人。
前者教的是“说的汉语”，后者教的是“看的汉语”。这是两种不同
的言语形式，即汉语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。
功能语言学认为，语域理论应涉及交际活动三个方面的内容，即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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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１）语场：谈论的目的和内容；
（２）语式：谈论的方式（口头形式、书面形式）；
（３）语旨：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及其相互关系。

本文主要涉及语式问题的讨论。

一　两种言语形式的差异

所谓“说的汉语”，即“声音语”；所谓“看的汉语”，即“文字语”。
这是１９４６年郭绍虞提出的。他说：“语言是声音语，文辞是文字
语，按理说，这两种只是符号的分别，应当一致而不应歧异。”然而，
语言受到文字的牵制，“纯粹符合口语的语体文，在古代已不太多。
古人的文是否同于当时的口语，颇成一些问题。”后世的文言文，当
然与口语不相符。即使是采用口语的语体散文，也因为文字的牵
制，不文不白，亦文亦白，也不能算是纯口语，至于应用的语体文，
由于趋简的要求，也不尽符于口语。（郭绍虞，１９４６）这里主要说的
是汉语中的“说的汉语”与“看的汉语”的不一致。半个世纪以前如
此，今天依然存有相当大的差异。然而，不同语言的口语和书面语
之间的差别并不相同，比如跟英语、法语等印欧系语言相比，汉语
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别更大。比如，路透社在１９９３年的一则报
道中就曾指出，在美国的２．６亿余人口中，估计有４０００万人上过
学，但读不来英文。（《南洋商报》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６日）这就是说，也
有“说的英语”和“看的英语”的差异。只不过由于汉语的书写符号
是汉字，因此“说的汉语”和“看的汉语”差别更大些而已。

二　“说的汉语”为主，“看的汉语”为从

就目前世界上存在的语言来看，无一不是声音代表意义，因
此，说的语言是一种符号；如果这种语言还有文字，那么文字又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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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声音，于是，看的语言———文字也是一种符号。说的语言是直接
的达意工具，看的语言———文字记录的有声语言，是间接的达意工
具。有声语言是一种符号，无声语言———文字又是符号的符号。
有声语言是主，无声语言———文字是从。如果用一个系列来表示，
就是：意义→声音（语言）→文字（记录语言）。
也有人认为语言可以包括文字，吕叔湘先生就曾持有这种观

点。并举例说，英语中“ｌａｎｇｕａｇｅ”一词就有这样的涵义。不过吕
叔湘还是主张用“口语”和“笔语”来将二者区分开，其表现形式为
声音的是口语，其表现形式为形象的则为笔语。（吕叔湘，１９４４）叶
圣陶也认为，“口语为语，书面语为文，文本于语。”（叶圣陶，１９８０）
故而提倡“写话”，怎么说就怎么写。

“说的汉语”与“看的汉语”既然有相当的差异，那么，即使把说
的话写出来，也并非“看的汉语”，甚至也不是原来“说的汉语”。因
为，写出来的话并不能和口中说的话完全符合。例如，语调就是语
言中极重要的成分，可是文字里是表示不出来的。像停顿、轻重、
强调、语气等在“看的汉语”中是无从表现的，因为它是声音的，只
有“说的汉语”中才能显现出来。例如“谁说的”这句话，一是表示
疑问“是谁说的”，二是表示否定“你说的不对”。实际上，“要是丢
开语调不说，也只有现代的一部分剧本和一部分小说里的对白可
以算是一致，大多数的文字是和实际语言有出入的。”（吕叔湘，

１９４４）在对外汉语口语教材中，写成文字的部分，有的和口语大体
相符合，有的和口语距离较近，大多与口语相去甚远。从某种意义
上说，是“看的汉语”而不是“说的汉语”。这也就是说，混淆了“说
的汉语”与“看的汉语”的本质差异，没搞清它们的主从关系。

三　“说的汉语”与“看的汉语”的再分类

众所周知，索绪尔把言语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两部分，人们对

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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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这个概念的理解，没有什么分歧，对言语的理解曾有过激烈的
争论。我们还是本于索绪尔对言语的理解。首先“言语是个人行
为”，其次“言语是所说的话的总和”（索绪尔，１９４９），并进而提出
“语言的语言学”和“言语的语言学”两个领域。岑运强进一步阐释
索氏的观点，认为：“言语是说（写）和所说（所写），语言是人们用以
说（写）和存在于所说（所写）中的音义结合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
统。”（岑运强，１９９４）对外汉语教学界也有人提出：“口语和书面语
是一种语体概念，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是一种语用概念。”（吕必
松，２０００）并认为这种区分不但反映了语体应用的变换情况，也是
为了更加科学地处理语言教学中的各种关系，主张“把口头语言教
学与口语教学区别开来，把书面语言教学与书面语教学区别开
来”。
根据这种理论上的认识与实践上的思考，我们把“说的汉语”

和“看的汉语”再行分类。
“说的汉语”或曰口语本身，当属语言范畴。陈建民认为：“根

据我国的实际情况，所谓汉语的标准口语，应指受过中等教育以上
的操地道北京话的人日常所说的话，这是我们研究当代汉语口语
的主要语言材料，是外国朋友学习汉语口语的活教材。”（陈建民，

１９８４）王若江进一步将“汉语口语课的汉语口语”定性为：“当代的
普通话，包括用正式发言风格和非正式发言风格说出的。”（王若
江，１９９９）这样看来，汉语口语作为语言范畴，是一种客观存在，是
一种语言系统，因此，它无论是从语音、词汇、语法及语音的上加成
素诸方面，都应有科学的规定性，都是可以描写的，都是有规可循
的，而不是任意的。出现在口语中的句子，看似不合书面语规范，
如：“什么钱不钱的。”“我四十岁了都。”“你怎么还不去你？”“看你
说的。”实则是口语系统中才有的语言现象，都是可以用口语规则
来解释的。这也就是说，不是任何一个人说的普通话，都可以作为
标准的汉语口语。“说的汉语”即是指这种口语。至于每个个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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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说的口语，那是其个人的口语表达。
至于“看的汉语”，也就是写出来的汉语，它通过文字和视觉系

统传递和接受信息，不同于通过声音和听觉系统传递和接受信息
的“说的汉语”。二者在语音、词汇、语法及语用方面均存在一定程
度的差别，它们的内涵并不相同。应该特别强调的是，并非凡写出
来的必定是标准的“看的汉语”，写出来固然是准备给人看的，但那
仅仅是个人的书面表达，而真正标准的“看的汉语”，应该是普通话
定义中所规定的合乎语法规范的“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”。
从语言的角度考察，“说的汉语”和“看的汉语”又不可笼统言

之，其中“口语”和“书面语”属语言范畴，是客观存在。“口语表达”
和“书面表达”属言语范畴，因其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，“所说”和
“所看”即是“说的汉语”与“看的汉语”。而“说”和“看”（当然是看
汉语）从言语行为上讲一是输出，一是输入，而只有输出才是表达。
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，我们把“说的汉语”和“看的汉语”再行分类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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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　口语与口语表达、书面语与书面表达

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说话就是口语表达，写文章／材料就是书面
表达。口语表达不等于口语本身，写出来的文字也不就是书面语，
个人的口语表达和书面表达纯属带社会性的个人行为，它是口语
和书面语的具体运用，多少带有个人的风格与色彩，多少带有随意
性。这二者的关系，也就是“语言”与“言语”的关系：“语言和言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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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关系，就如工具和工具运用的关系。”（岑运强，１９９４）
从个人的口语表达，到形成标准的汉语口语，再转换成标准的

书面语，有一个复杂的加工过程。人们是如何加工的呢？我们可
以“用录音机把人们说的话录下来，各种风格的话，受过教育的和
没受过教育的，有准备的和没有准备的。录下来了就一个字一个
字地写出来，然后把它整理成可以读下去的文字。拿这个去跟逐
字记录的比较，可以看出人们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把口语提炼成书
面语”。（吕叔湘，１９８４）从吕叔湘描述的过程来观察，“人们说的
话”这是人们的口语表达；“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”，这是有形的
“语”。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实例。这是北京郊区农民孙占奎的口
述，讲的是《新旧社会对比》。“我呀，从呀，旧社会过来的，在，日本
时期呀，我们都吃的那个什么？吃的那个混合面。过去时期，我那
个什么，上，石景山做过工，可石景山做工的时候，吃的黑豆面窝窝
头，黑豆面窝窝头呢。呃，后来就跟那个不干，就家来了。”（引自陈
建民，１９８４）这是写出来的有形的“语”。如果进一步“整理成可以
读下去的文字”，便是书面表达，这是有形的“文”。至此，过程并未
完结，只有在词汇、语法及表达都符合规范之后，才是真正的书面
语。这四种形式，约略如下：

（１）“人们说的话”，口语表达，有声的“语”；
（２）“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”，口语表达，有形的“语”；
（３）“整理成可以读下去的文字”，书面表达，有形的“文”；
（４）“词汇、语法等符合规范的文字”，书面语，书面的“文”。
“语”和“文”无论是用词、造句上，还是结构上，处处都会表现

出风格的差异。上述记录的有形的“语”显然不能用来从事对外汉
语教学，但类似的口语表达应该让外国人耳闻，否则只听老师课堂
上的汉语，一走入社会便会茫然。有形的“文”也还不是一般意义
上的书面语，然而它大约可以作为我们教给外国人汉语口语的文
字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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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语口语是不是可以写出来呢？老舍先生已经为我们树立了

写口语的典范。他说：“按照我的经验，我总是先把一句话的意思
想全，要是按照这点去造句呢，我也许需要一句很长很长的话，于
是，我就用口语的句法重新去想，看看用口头上的话能不能说出那
点意思和口语上的话怎样说出那点意思。这么一来，我往往发现：
口语也能说出很深奥的意思，而且说得漂亮、干脆。用这个方法造
句，写出来的一篇东西，虽不能完全是口语，可能颇接近口语了。”
（老舍，１９５１）这个过程可图示如下：
要表达的意思→书面语造句→口头上能否说出、口头上怎样说出→口语句子

这是一个逆向过程，即将书面语改造为口语的过程，与前述吕
叔湘的做法相反相成。这样所得的口语，不仅是个人的口语表达，
也是书面口语。

五　“说的汉语”的教材与“看的汉语”的教材

“说的汉语”的教学目的，是培养言语交际能力，重在口头表
达，力求达意和彼此言语沟通。因此教的应该是“人们说的话”，是
有声的语言，而不应该是说的话的文字记录，更不该以书面语代
之。“说的汉语”不应苛求语音上的完全正确，也不应追究语法上
是否完全合乎规范。由于说话时表达跟不上思维，因而“说的汉
语”并非都是完整句。半截子话，重复的词语，易位的现象，以及承
前或承后省略成分的情况，在“说的汉语”中随处可见。因为口语
是初始的语言，比较粗糙，有不少不规范、不准确或赘余的成分，而
说话人又会自己不断调整，随时修正。
目前，对外汉语的口语教材，因对“说的汉语”的特点理解得不

全面，还存在不少尚待改进的地方。最明显的是将书面语体改写
为会话体，以此作为“说的汉语”教给学生。下面的材料引自对外
汉语口语教材（申修言，１９９６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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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：你这么忙，还来送我们，这使我非常感动。

Ｂ：为朋友送行是件愉快的事情。

Ａ：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我们既提高了汉语水平，又游览了名
胜古迹。就要离开这里了，我还真有点儿舍不得呢！

Ｂ：学习虽然结束了，我们之间的友谊却是刚刚开始。
类似上述所引口语教材忽视了汉语口语交际中句式灵活多变

的特点，忽视了口语交际中最重要的表现手段———语音手段（包括
语调、轻重音、停顿、语气等）在表情达意上的作用。（北京口语调
查组，１９８９）在我们看来，上述课文如果作为典型的“看的汉语”写
入教材，也许更合适。它用词的书面化，甚至带有书卷气，句子完
全合乎语法规范，是把口头语言经过文字加工处理后的书面语。

“看的汉语”即书面语，现成的文字材料是大量的。选取合适
的题材，针对学习者的语言水平，也许不是太难的事。但是“说的
汉语”如何选材，如何进行教材编排，真正达到提高口头表达能力
的目的，虽也有不少有益的探讨，但终归没有离开“纸本教材＋录
音”的模式。

“说的汉语”是口说、耳听的一种言语形式，它是靠声音来传达
信息的，人们说话总是因人、因事、因环境而发。所以“说的汉语”
最大的特点是口语表达时有特定的语言环境和具体的听话对象。
以往的对外汉语口语教学，凭借书本练习会话，无场景、无语境，教
者就写于书本上的语言传情达意，学习者就书本上的语言练习口
头表达。其结果，往往是学习者出了课堂就听不懂社会上人们之
间的口头对话，自己也无从用口头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，语言交际
难以达成。
我们认为“说的汉语”教材，应该把声音形象和视觉形象结合

起来，在真实的场景中提供鲜活的口语，使交际在特定的语境中达
成。由于活的语言只存在于具体的情景之中，因此制作多媒体课
件，在口语教学中引进多媒体教学手段，势在必行。改纸本口语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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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为多媒体课件将是“说的汉语”的教材的一场革命。我们曾设想
一种新的“说的汉语”的教材，它一改传统的编排：课本中的每一课
只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，给出相关的生词和若干表达方法，设计几
个会话场景，交代几个谈话对象，然后组织说话，充分调动学习者
说话的积极性，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，自然可以说出“说的汉
语”。这里，关键是教师的引导与指导。

“说的汉语”离不开“听”。人们说话无非是一个人说或是与人
一起说，因此口语大致可分为“独白体口语”和“会话体口语”两大
类。（董兆杰，１９８６）教材中应有这两种语体的听力材料。需要指
出的是，并非有声语言皆可作为“听的汉语”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
学生所听的口语录音材料，有的并非口语，录音人依据教材中的材
料照本宣科地朗读，这只不过是书面语言口头化而已。凡是念稿
子，或按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来说，严格地讲，都不算口语。比如电
台的新闻广播、戏剧、电影中所背诵的台词等，都只能算是念或背
出来的书面语。

“看的汉语”是一种书面语，它与“说的汉语”完全不同。因为
语言并不等于说话发声，文字也不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。当我们
说一个作家的语言接近口语，还不能说他就是用口语写作。他用
的是加工过的口语，用的是“看的汉语”写作，比如老舍先生的小说
和剧本。汪曾祺对此有很深刻的认识，他说：“小说是写给人看的，
不是写给人听的。”（郜元宝，２００２）
用汉字书写的汉语，在语义表达上与以拼音文字书写的印欧

系语言是有重要区别的。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教材———“说
的汉语”的教材和“看的汉语”的教材。传统的对外汉语“综合教
材”和“阅读教材”应属“看的汉语”的教材，“口语教材”和“听力教
材”属于“说的汉语”的教材。鉴于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独特之处，
特别是汉字在其中的牵制作用，我们特别强调“说”和“看”的不同
功能，故而主张归结为两大类教材，以突出言语形式的不同特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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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　“说的汉语”和“看的汉语”的不同教学方法

“说的汉语”和“看的汉语”既然这样不同，在教学上就应分别
采用不同的教法。从语言学习的角度出发，人们学习“说的汉语”
与“看的汉语”的心理过程和生理过程均有本质的不同，因此，应分
别建立“说的汉语”和“看的汉语”的不同的教学系统。也有人建议
分别建立两种不同的教学系统，即书面语言教学系统和口头语言
教学系统。（吕必松，１９９７）也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来区分系统，张斌
先生说：“语言学习和研究的重点在‘区别’。从听和读方面说，重
在区别同异；从说和写方面说，重在区别正误。”（张斌，２００２）从语
言学习来讲，“听”和“读”是输入，“说”和“写”是输出。学习的过
程，应该是输入大于输出。所以，首先应通过各门课程，利用各种
教学手段，置身于各种场合，或设置各种场景，让学生听汉语，听是
至关重要或是最重要的。听懂了，自然慢慢也就能说了。听懂了
以后，顺理成章地就会有说的愿望，慢慢地也就会说了。说的时候
一定要结合具体的生活场景，一定要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说。开
始时只能说最简单的话，断断续续的话，思维不连贯的话，说错了
也不要急于纠正，只要说话者与听话者双方能听懂就算达到了目
的，交际就算达成。因为学习者此时练习的是“说的汉语”，不能用
写出来的“看的汉语”的标准去要求，二者是不同的。
在“看的汉语”的学习过程中，要充分注意汉字的特点和汉字

的作用。突破汉字教学的困境，寻求汉字教学的新思路，是建立
“看的汉语”教学模式的关键。汉字比起拼音文字来，确有“难认、
难记、难写”的一面，但汉字也有它自身的无穷魅力，吸引了大批西
方汉语学习者。认汉字、记汉字、写汉字，其中之关键在于记忆。
只有记住字形，记住字义，在头脑中留下字的声音形象，经过科学
的训练，才能会写。因此，如何在记忆汉字的方法上动脑筋，指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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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者以门径，教者要费一番苦心，学习者要下一番苦功夫，学习
“看的汉语”首要的是识字，然后依次为掌握词语，明晰语法，贯通
语义，明了语篇。我们特别要强调汉字作为“看的汉语”的载体，在
教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。汉语自有其自身的特点，与汉字相
匹配，更加相得益彰。

“看的汉语”的学习顺序，应该是先看后写，可根据教学需要由
“看的汉语”的学习逐步过渡到“写的汉语”的学习。其学习顺序
为：汉字识读、篇章阅读、写作教学。总之，要实施“看的汉语”与
“写的汉语”的教学，应探讨相应的课型与教法。

“说的汉语”与“看的汉语”是两种不同的言语形式，各自具有
自身的特点，我们应据此编写不同的教材，实施不同的教法，我们
主张，对外汉语教学应培养学生既会“说的汉语”，也会“看的汉
语”，既可进行口头语言表达，也可进行书面语言表达。只不过在
不同的教学阶段，所获言语技能的程度不同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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